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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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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站在烟台山惹浪亭，望着大
海的粼粼波光。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息
拂面而来，远处渔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辽
远。四十年了，这片海早已成为我生命
的底色，而春天，则是这幅画卷上最动人
的一笔。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深处。记得儿
时，每到春天，山间的杏花便如云似霞地
绽放。父亲牵着我的手，踩着松软的泥
土，穿过层层叠叠的梯田。山风裹挟着
野花的芬芳，蜜蜂在耳边嗡嗡作响。那
时的春天是粗犷的，带着泥土的芬芳，裹
挟着山野的豪迈。

初到烟台的那个春天，我被这里的
温润所震撼。海风不再凛冽，带着丝丝
暖意。渔港的码头上，渔民们正在修补
渔网，笑声与海鸥的鸣叫交织在一起。
我常常独自漫步滨海路，看浪花轻吻礁
石，听涛声诉说千年的故事。这里的春
天，有着与太行山截然不同的韵味。

退休后，我有了更多时间细细品味
烟台的春天。清晨，我喜欢到月亮湾散
步。海面上飘浮着薄薄的雾气，远处的
崆峒岛若隐若现，宛如仙境。沙滩上，赶
海的人们弯着腰，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

找着大海的馈赠。偶尔，我会蹲下身，捡
起一枚被海水打磨得圆润的鹅卵石，感
受它温润的触感。

午后，我常去毓璜顶公园。这里的
樱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年复一年。我
坐在长椅上，看着游人如织，听着孩子们
欢快的笑声。有时，我会带上一本书，在
树荫下静静地阅读。春风拂过书页，带
来淡淡的花香，那一刻，时光仿佛静止。

傍晚时分，我习惯到滨海广场散
步。夕阳将海面染成金色，归港的渔船
在波光中摇曳。广场上，老人们打着太
极，孩子们放着风筝，年轻人三三两两地
散步。海风送来远处海鲜大排档的香
气，混合着槐花的甜腻，构成了这座城市
独特的味道。

烟台的春天，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记得去年春天，我在养马岛遇到一位老
渔民。他告诉我，每年春天，海鸥都会准
时归来，在礁石上筑巢，它们就像我们这
些老烟台人，离不开这片海。老人说着，
眼神望向远方。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
什么自己会如此眷恋这片土地。

春天也是写作的黄金季节。我的书
桌上，总摆着一盆水仙。在它的陪伴下，

我写下了许多关于烟台的故事。有时写
到动情处，抬头望向窗外，正好看见海鸥
掠过天际，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样的
时刻，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在纸上跳跃。

四十年，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地
道的烟台人。我的口音里早已掺杂了胶
东腔调，餐桌上少不了海鲜，生活习惯也
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但内心深处，我
依然是那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孩子。两
种乡愁在我心中交织，就像春天的海风
与山风，时而温柔，时而凛冽。

又是一个春天。我站在烟台山的最
高处，看着远处的海天一色。海风依旧，
涛声依旧，只是我已不再年轻。但我知
道，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对这片土地的
热爱永远不会改变。

夕阳西下，海面上泛起金色的波
光。我深吸一口气，让海风充满胸腔。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故乡不是一个固定
的地点，而是心灵栖息的地方。而烟台，
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灵魂的港湾。

我爱芝罘湾的春天，爱它的温柔，爱
它的包容，爱它给予我的一切。在这里，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找到了生命
中最美的风景。

备耕备耕
孙瑞

“叮叮当！叮叮当！腊月里，打铁忙，
打把镢头好开荒；打把剪刀送姑娘……”
早年，铁匠们利用冬闲，戴着手套、围裙，
拿出铲刀、锤子、鸭嘴钳等工具，支起炉
灶，手握铁锤，敲敲打打，为春耕生产打
造用具。

随着号子和小锤的节点在铁块上有
节律、有节奏地敲击，打铁声和号子声交
织在一起。俗话说：“人生三苦——打
铁、撑船、磨豆腐。”铁匠铺一般三人为
宜，分铁匠、徒弟、烧火，各有分工，各司
其职。打造的铁器好不好，火候的掌握
和冷却是关键。淬火时，常用清水、盐水
和油冷却。铁匠们挥汗如雨，坚守初心，
透着一份匠心与执着。

在丁字湾一带，流传着很多关于打
铁的谚语，如“一锤弯，二锤平，三锤当当
声，四锤五锤落力打，六锤出人命”“打铁
莫使过头锤、过头打落无回尾”“但看火
尾蓝、快快遮烂衫”等，这些谚语既是打
铁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打铁经验的总
结，细细品味，充满了人生哲理。

有一次，家里锄头裂了，母亲让我到
铁匠铺找李师傅帮着维修一下。在铁匠
铺，只见铁料烧到一定的火候，铁匠立即
拿火钳向外夹铁料，赶紧把风箱拉杆推
回去，快走两步，抓紧大锤把儿就抡起
来。火花从铁锤下一阵一阵地泼洒开
来，吓得孩子们赶紧往后退，火苗映着小
伙伴们红红的笑脸。锻造好铁具，放入
水中淬火，随着“滋啦”一声，一阵白烟飘
起，淬火完成，一件铁器现出雏形。

打铁最有看点的是给马骡驴钉掌。
锻打的U形驴掌，先把铁器在火炉中烧
红，徒弟再将烧红的铁器移到大铁墩上，
握大锤进行锻打。驴、马、骡蹄规格尺
寸不一样，没有模具，大小尺寸，全靠
铁匠烂熟于心。不同牲畜蹄形不一
样，掌也不一样，就算同种牲畜，蹄子
不同掌的大小也不同。掌主要打U形
蹄铁和带“帽”的扁钉子。U形掌铁厚
度为三四毫米，上面有五六个钉眼的
马蹄铁。

铁匠负责左手握着铁钳翻动铁料，
右手握着小锤击打。淬火和回火的技术
是十分重要的。淬火和回火，全凭铁匠
的经验，一般很难掌握。淬火或回火的
技术不过关，驴掌硬度不够，就不耐用。

铁匠铺露天作业，风匣一拉，火呼呼
蹿高。“叮当叮当”的锤子声和有节奏的
打铁号子声交汇在一起，相映成趣，回荡
在宁静的乡村上空，宛如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拉德斯基》交响乐。

钉驴掌，事先用大拇指粗的绳子将
驴固定在类似于单杠的铁桩上。钉掌前
要先修蹄，一般要两人默契配合，前后各
有分工，后面的抬起驴的一条后蹄，弯成
九十度，用绳子“套”在弯曲的关节上，然
后把蹄放在凳子上。

驴用力蹬着蹄子乱踢乱蹬，用力挣
扎想要摆脱束缚，前面的用手轻轻摩挲
着驴头，一边“吁吁”哄着，驴脾气才渐渐
安静下来。

驴消停下来，钉掌人手持铲刀，铲头

朝下，转着圈将驴蹄厚厚的角质铲平，随
着蹄子上被削下来的片状物越来越多，
凹凸不平的蹄面变得平整。

只有八九岁的我，看到眼前的一幕，
几乎看傻了眼。出于好奇，顺手捡起丢
在旁边的一片驴蹄片，放在鼻子上闻了
闻，一股臭脚丫味道扑鼻而来。

钉掌匠切除蹄子的多余部分，从筐
里挑出大小形状合适的蹄铁，放在切平
的驴蹄上，先比划比划，再弓着腰，一手
拿锤子，另一只手用鸭嘴钳夹起一个钉
子，将钉子钉到蹄掌的扁扁的孔洞里。
一旦遇到性子烈的驴发脾气，很难控
制。钉掌人和牲口打交道，被踢伤的事
儿时有发生。

驴蹄长时间不刮，驴就不能走路，所
以过一段时间就得把驴蹄上的旧铁掌去
掉，再把老化的角质层用刀切掉，给驴换
上新铁掌。驴换了新铁掌后，又重新焕
发活力，拉磨也有劲了，也能出远门了，
走起路来又能听到“咯噔咯噔”清脆悦耳
的声音了。

铁匠们把生产队的农具全部打造完
毕，再给社员打造铲、钩、夹、刀之类的生
活用品。腊月末铁匠铺关门之时，正是
迎接新年到来之际。

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匠铺
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化的气锤、高
科技激光切割、真空淬火炉等技术所替
代。铁匠铺像一幅美丽的画卷，以其浓
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文化符号。

走进春天
赖玉华

春天迈入第二个节气
解冻的河床开始涨潮
随着一声声叮咚
奔向黄海
我种下的爱
写进一场雨
我们的土地，需要
春雨的滋润

盼望着二月的雨水
在我的小院里
恣意
走进春天
我知道，雨水
也贪恋人间
它会吐出清新的空气
让每一粒种子
蠢蠢欲动

春水
郁蔚

南雁群飞
人字形的队伍
拽着片片彩云
远方的春雷
唤来北方绵绵细雨
无声地滋润着
广袤无垠的田野

种子在大地萌动
伸展着腰身窜出地面
毛茸茸水漉漉
翠绿着春天的歌声

我用毛笔
醮着甜津津的春水
行书一首春天的抒情诗
敬献给撸袖挥汗的中国农民

一根火柴的光亮
刘继晏

只是刹那间的闪烁
却仿佛有着太阳的光芒
微弱却很坚强
其实它
只是一根火柴的光亮
你不及灯火通明的辉煌
不比月光的清冷
你只是静静地燃烧
在寒冷中给予一丝温暖的想象

手指轻轻一划
你便跃动在夜的篇章
短暂而灿烂
如梦般消逝
不留痕迹地徜徉
你照亮了眼眸中的深邃
点燃了心中沉睡的渴望
即使只是瞬间
也足以铭记那刹那的辉煌

诗歌港诗歌港

我爱芝罘湾的春天
张凤英

人世间人世间


